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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人和事，距离近了看见
细节，距离远了看清全貌。

前几日正午在食堂就餐，一位平日注
重节食养生的中年同事端着餐盘坐到我身
旁。盘里盛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还有一
只金黄油亮的炸鸡腿。见我目光落在鸡腿
上，他笑着说：“近来琐事缠身，身心俱疲，
得加个餐，特意来个鸡腿犒劳自己。”

这番坦诚话语瞬间触动了我，不由得
想起《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的那句叮
嘱：“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诗句大意
是，抛开万般烦忧，不必多言，好好吃饭、保
重身体。这句质朴的寄语，千百年来，成为文
人别离相勉、世人彼此宽慰的精神寄托。

《法书要录·右军书记》中，书圣王羲之
在家书里写下“思自补节，勤以食啖为意，
乃胜前者”。在丧亲哀痛、丹药伤身之际，他
叮嘱家人好好进食，调养元气。唐代诗人王
维劝慰失意友人裴迪，写下“世事浮云何足
问，不如高卧且加餐”，劝他看淡俗世烦扰，
好好吃饭睡觉，安养身心；白居易送别赴任

友人，寄语“前路加餐须努力，今宵尽醉莫
推辞”；南宋杨冠卿亦以“努力加餐饭，世缘
久崎岖”自勉，赠予知己。而我身处的闽南
大地，千百年来人们相见，常以“吃了吗”作
为问候。一代代文人士子与普通百姓，都把

“好好吃饭”视作最深沉的牵挂，也当作渡
过人世坎坷的底气。

年轻时我多次读到这句诗，只觉平淡
寻常。人到中年再度品读，才悟得其深意，懂
得这寥寥五字，并不只是普通的寒暄，内里
藏着通透的人生智慧。当下生活节奏快，工
作重压、家事牵绊层层缠绕，中年人背负养
老育儿、事业攻坚的重担，前行的步履总是
沉重。奔波困顿之中，“努力加餐饭”，便是抚
慰身心、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朴素哲思。

吃饭早已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
自我关怀、善待生活的一种仪式。埋首于堆
积的工作，辅导子女功课的疲惫间隙，认真
吃一顿热饭，是在提醒自己：我们不只是职

员、父母、子女，更要懂得关照
自身。

想起颠沛半生的苏轼，一生屡遭贬谪，
宦海浮沉，却始终谨记“加餐慎疾”，于逆境
中善待自己，也宽慰亲友。物资匮乏的贬谪
岁月，他钻研食材，烹出东坡肉、东坡豆腐；
谪居岭南，纵情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纵然遭遇风雨，也保有“竹
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
境遇再窘迫，他也不肯敷衍一日三餐，以烟
火滋味消解人生苦楚，在食味人间寻得精
神出路。面对生活与事业的挫败不必沉溺
懊恼，一餐热食、一份平常心，便能帮我们
挣脱情绪泥潭，于困境之中觅得转机。

寻常百姓亦是如此。我的一位邻居早
年经营小厂，生意尚可，后来遭遇行业下
行，工厂濒临破产。背负债务、安抚员工的
重压，他并未消沉，一边寻找新的出路，一
边告诉家人：日子再难，饭总要吃好，吃饱
才有力气渡过难关。困顿的日子里，他坚持
按时吃三餐，偶尔阖家小聚加餐，烟火暖意
稳住自己与一家人的心绪。如今他重整事
业，步入正轨，常常感慨，正是一顿顿热气

腾腾的饭菜，支撑全家熬过那段至暗时光。
一餐一饭，藏着对生活的敬畏，也藏着

对未来的期许。尝遍人间况味的中年人，依
旧认真对待每一餐，用烟火的仪式感告诉
自己和家人：无论命运施以怎样的考验，坦
然接纳，向阳而行就好。细细咀嚼食物带来
的暖意，便能在琐碎日常之中握住生活的
底气。越是奔波焦虑，越要学会自我松绑，
以豁达心态面对世事，而“努力加餐饭”，便
是最接地气的自愈良方。

努力加餐饭，是困境里的自我坚守，是
俗世中的温柔热爱，也是对前路满怀热忱
的期许。纷繁世事里，愿我们都守住一份豁
达，认真食三餐，品味酸甜苦辣，拥抱朝暮
日常。彼此道一句“努力加餐饭”，怀揣暖意
与希望，坚定奔赴往后岁岁年年，在岁月长
河里，活出独属于自己的鲜活况味。

努力加餐饭
□彭新国

“老板，一份鸡扒菠萝吐司。”
清亮的点餐声，来自那家港式茶餐厅。

青苔色店招衬着玻璃窗上趣味短句，在沿
街烟火里清爽醒目。常有步履舒缓的老人
途经此处，不自觉驻足回望；倘若烘烤吐司
的甜香顺着木门缝隙漫出来，他们便会隔
着窗棂，静静打量店内热闹光景。

“将军，抽车！”
喊话的是店内一位穿圆领衫的食客，

方才那份鸡扒菠萝吐司正是他点的。对面
立领衫男子眉头紧锁，端起黑加仑冰茶一
饮而尽。只听清脆一响，他棋盘上的“車”，
被对方的“炮”径直吃掉。围坐观棋的食客
各有神态，或凝神静观，或轻声喝彩，一方
小小的餐桌，俨然一方楚河汉界。无论棋局
胜负，空气里始终萦绕着吐司温热香甜的
气息。

“我带你看看后厨。”
老板笑着递来口罩与手套，眼神热忱，

好似遇见许久未见的老友。跟着他走入后
厨，眼前的景象格外规整：油锅内鸡排整齐
浮起，远远望去，竟如同棋盘上排列整齐的
棋子。店员切开刚出炉的焦糖吐司，夹入现
炸鸡排，细细淋上沙拉酱，工整划出一道

W形纹路，均匀利落。
“尝尝看。”
我接过温热的鸡扒菠萝吐司，轻咬一

口，酥脆吐司裹着鲜嫩多汁的鸡排，甜香在
舌尖缓缓化开。老板坦言，这款吐司借鉴西
式汉堡的制作思路改良而成，沙拉酱划出
规整纹路看似细微，却能让每一口都滋味
均衡，藏着不肯敷衍的用心。

闲暇时分，我总爱来这里。不只是吐司
与冰茶滋味动人，更偏爱店内循环的轻柔
乐曲。旋律流淌间，旧时光的碎片悄然浮
现：老式吊扇缓缓转动，校园长廊里传来隐
约的嬉闹声……繁杂心事，都在这一缕甜
香、一段旋律里慢慢消解。

“老板，续杯。”
常来下棋的两位食客，每逢节假日必

定赴约。往来食客不知不觉分成两拨观棋，
如同棋盘上分置两边的阵营，却无半分隔
阂。冰茶饮尽可以续杯，吐司吃完可以再
点，临近打烊，众人争相结账，不分你我，小
小的店面盛满市井间朴素的善意。

那时我总暗自担忧，这样一处治愈人

心的小店，能否长久存续。
一年立秋后的假日，我如常走到店门

前，“旺铺转租”四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心
头骤然一沉。熟悉的甜香消散，耳畔再无棋
子碰撞的声响，一时怔在原地，怅然若失。

“咱们常来的这个去处，怕是要没了。”
闻声回头，正是那位穿立领衫的食客。

他走遍城中各式茶餐厅，唯独这家小店让
他念念不忘。在这里，有相逢的欢笑，有适
口的餐食，有志趣相投的老友，可一纸转租
告示，仿佛将这份温暖尽数封存。

看着一众食客惋惜的模样，我心底却
隐隐觉得，这家用心经营的小店不会就此
消散。店主对待一份吐司尚且精益求精，往
来食客彼此友善相待，这样满含温情的小
店，定然另有归处。

树叶落了又生，转眼到了农历三月
初二。夜色铺展，一弯月牙悬在步行街上
空，柔和清亮。一阵熟悉的落子声随风传
来——“将军！”

我循声快步走去，黑色折叠桌、一副象
棋，啃着吐司闲谈的食客围坐一旁，穿圆领
衫与立领衫的两位老友再度对弈，方才落
败的人，这回一举吃掉对方的“炮”。

手机自动连上那个熟悉的Wi-Fi，青
苔色店招依旧醒目，只是店面换成了整洁
的集装箱。老板端着冰茶迎面走来，径直递
来一杯，冰饮入喉，心底漾开绵长暖意。

我主动走进集装箱改造的开放式后
厨，洁净程度不输从前。油锅里鸡排滋滋作
响，沙拉酱依旧划出规整的纹路，吐司的甜
香混着烟火气，飘向往来行人。天边月牙弯
弯，像藏了一桩温柔的喜事。

咬下一口鸡扒菠萝吐司，我同老板闲
谈这段时日的经历。原来张贴转租告示并
非停业，而是为降低经营成本另寻场地搬
迁；不少常住步行街的老食客不忍小店消
失，主动帮他寻访合适场地，才有了如今这
间集装箱小店。

城中茶餐厅数不胜数，可这家小店独
一份动人。店主用心对待每一份餐食，邻里
之间彼此扶持、温和相待，平凡市井里藏着
踏实坚守与淳朴善意。熟悉的甜香再度萦
绕鼻尖，那份藏在烟火里的温暖，终究如约
归来。

久违的甜香
□邓华福

三十年前，发型自有一套不成文的规
矩：板寸算标配，中分显斯文，唯独光头，
简直是行走的警报器。这不，邻居家新女
婿第一次上门，脑袋瓜子剃得锃亮，小孩
子像见了外星人，抄起一个小石子往那灯
泡上招呼。三姑六婆更狠，口水能淹死人：

“好好一个姑娘，怎么相中这人？指不定在
哪蹲过呢！”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单位有位特逗的
女同事，攥着当月奖金冲我晃悠：“你有胆
量剃光头来上班，老娘这三千元归你！”那
时房价撑死八百六十元一平方米，三千元，
足够让人心跳骤停、血压飙升！旁边同事跟
着起哄：“怕啥，光头又不是光腚，能少块
肉？”然而，我心里那点可怜的勇气，在社会
舆论和自我形象的天平上反复掂量，终究
败下阵来，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扑棱棱
飞走。

后来，每次进理发店，师傅盯着我那鸟
窝头就皱眉：“怎么留这么长？剃个小平头多
清爽。”这个道理我懂，可屁股刚挨上转椅，

勇气便如烈日下的雪糕，顷刻消融。直到某
日不知是哪根筋搭错弦，我竟心血来潮，从
牙缝里挤出一句：“师傅……理光头……咱
目前胆气还欠些火候，那就……先来个小
平头过渡一下。”话音落下，自己先吓着了，
就像晕针的人被架去献血，恐高的人被推
去蹦极。师傅却乐得拍大腿：“对喽！改变自
己，就得从‘头’开始！”剪刀咔嚓一声，我前
额那绺自命不凡的长发飘然落地。心里咯
噔一下，估计民间故事里的神鞭傻二被剪
了辫子也就这心情。电推嗡嗡地开始收割
了，我脑子里全是单位那帮家伙看到我新
发型后的各种反应：震惊？嘲笑？同情？或是
背后指指点点……念头翻搅，心烦意乱。剃
完我连灌两瓶冰镇矿泉水，像刚从沙漠里
爬出来找着绿洲似的。师傅打趣：“再喝肚
皮就变成水桶啦！”

磨蹭半天，我才硬着头皮往单位挪，脑
袋耷拉得只看见脚尖。上楼梯时险些撞进
局长怀里，吓得我点头如捣蒜。溜进办公室

就屏住呼吸，等着大家炸锅……可结果呢？
我那视死如归换来的小平头，像隐形了似
的。大家嗑瓜子的继续嗑，刷报表的继续
刷，谈情说爱的只顾眉来眼去，连最爱八卦
的小李都没抬一下眼皮。心中百感交集，既
有劫后余生的虚脱，又有锦衣夜行的失落。

三年前某天对着镜子刮胡须，忽见两
三根银丝混在黑发间，白得刺眼，不禁暗
骂：“该死的白头发！”孰料，白头发竟像听
到了集结号似的，争先恐后地往外冒。每次
理发，扑簌簌往下掉，像落了一层霜似的，
看得心惊肉跳。

终于，我心一横脚一跺，进理发店冲师
傅吼：“也甭过渡了，来个痛快的——剃光
头！一了百了。”电推轰鸣，发落如雪，镜子
里立马冒出一颗锃光瓦亮的脑壳。乍一看
不习惯，转念一想挺好，至少再也看不见那
些讨厌的白头发了！想来可笑，当年剃个小
平头就像上刑场似的，如今剃了光头，心里
反倒豁然轻快，仿佛千斤重担咣当落地，连
脖子都直了几分。

一日，在街上碰见那位女同事，她早已
退休了。我瞅着她咧嘴一笑：“还记得当年
的赌约吗？”她愣住了。我指了指自己的光
头，如同展示一件稀世珍宝：“悔约了？理光
头你输我三千元的约定。瞧见没？哥们儿如
今达标了，只付本金，利息免啦！”她目光停
留在我那光可鉴人的灯泡上，忽然扑哧笑
了：“亏你还惦记着。不过现在得倒过来，你
要是把这片不毛之地重新开垦出来，种点
庄稼，哪怕不及当年茂盛，我输你三万元。”

我登时就蒙了，活像条离了水的鱼，半
天没冒出一个泡来。这反转，来得太突然
了。阳光底下，我这锃亮的灯泡反射着刺眼
的光芒，把她笑出褶子的脸照得格外清晰。

现在我算琢磨透了：这光头就像人生
一样，藏着难以预判的时令与代价。当年为
避人言，痛失了三千元；如
今为掩白发，赢不得三
万元。罢了，头顶无发，
心中无枷，何尝不是别
样圆满！

尴尬的光头
□洪澍淋

父亲的手指，是一把尺。
他鲜少用卷尺量木头。一根木料拿在

手里，拇指和中指一卡，食指一搭，嘴里念
叨“长三寸七”之类的话，锯下去，刨平，榫
卯一合，分毫不差。村里人说他手上有眼
睛，他笑笑，说：“摸多了，木头会告诉你它
有多长。”

父亲的工具箱是一只老榆木箱子，没
有锁，盖子上的合页换过三次。箱子里装满
了刨子、凿子、锤子、墨斗，每一件都磨得发
亮。刨子的刃是他亲手淬的，钢火好，推过
去，刨花卷成薄薄的一圈，像春天的柳叶，
带着木头的清香。墨斗是爷爷传下来的，牛
角做的，年头久了，乌黑发亮。父亲弹墨线
的时候，拇指按住线头，中指一弹，“嘣”一
声，一条笔直的黑线落在木头上，像给木头

画上了一道眉毛。
我小时候最爱看他做木工活。
他蹲在地上，膝盖抵住木料，双手握住

刨刀推。刨花翻卷出来，一朵接一朵，落在
他脚边，很快堆起薄薄一座小山。阳光从窗
户斜射进来，照在刨花上，那些薄薄的木卷
儿泛着金黄色的光，好看极了。我蹲在旁
边，把刨花捡起来，套在手指上，当作戒指。
父亲头也不抬，说：“别乱扔，留着引火用。”

父亲做的家具不用钉子，他说钉子会
锈，锈了就松，松了就散。榫卯不一样，越用
越紧，越老越牢。他做一张八仙桌，桌面和
桌腿之间全靠榫卯咬合，做好了往地上一
放，纹丝不动。邻居家的桌子用了两年就晃
了，他做的桌子用了三十年，还稳得像长在
地上一样。

有一年，邻里一位孤寡老人的床塌了，
父亲听说后，扛着工具箱就去了。他花了一
整天，给老人重新做了一张床，用的是自家
存放了好几年的老榆木。老人要给他钱，他

摆摆手：“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你好好
睡就是了。”

回来的路上，我跟在他身后，问他为什
么不收钱。他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说：

“人这一辈子，能做的事情不多。能帮一把，
就帮一把。木头有价，人情无价。”

后来我长大了，在城里上班。每次回
家，都能看到父亲又做了新的东西——给
母亲做了一个擀面杖，给邻居家的小孩做
了一只陀螺。他的手越来越粗糙，关节越来
越肿大，可做起活来，还是一样稳。

去年冬天，父亲生了一场病，住院住了
半个月。出院后，他的手开始发抖，拿不稳
刨子了。他把工具箱收起来，放在了阁楼
上。有一天我回家，看到他坐在院子里，手
里拿着一块木头，翻来覆去地看，像在看一
个老朋友。

“爸，你想做点什么？”我问他。
他摇摇头，把木头放下，笑了笑：“做不

动了。”

那天晚上，我爬上阁楼，打开了那只老
榆木箱子。刨子、凿子、锤子、墨斗，一样一
样，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我拿起那把刨
子，刀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锈。我用拇指擦
了擦，忽然想起父亲蹲在地上推刨的样子，
刨花一朵一朵地翻卷出来，散落在脚边。

我把刨子放回去，盖上箱子，没有锁。
有些东西，锁不住的。就像父亲传给我

的，不是那些工具，而是记忆里的影像，他
蹲在地上、弓着腰、一下一下推刨的那个背
影。那个背影告诉我：做人要像木头一样实
在，像榫卯一样可靠，像刨花一样，哪怕卷
曲了，也要保持清香。

如今父亲老了，做不动了。可每次回
家，看到他坐在院子里，手里捏着一块木
头，我就觉得，他还是那个木匠。

只是他不再做家具了。
他把自己的一生，慢慢地、细细地，刨

成一片薄薄的刨花，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
散发着木头的清香。

我的木匠父亲
□林海平

之前，鱼是鱼，我是我，直到某一天，鱼才
偶然走进我的生活，并改变了我，鱼和我牢固
地联系在一起。我常常幻想，将自己变成一尾
快乐的鱼，因为鱼的记忆只有几秒，除了需要
吃饱，大概不会有什么烦恼，不像人，吃饱后，
有无数的烦恼。

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下午，放学时间，我
像往常一样去接上幼儿园的女儿，走在大街
上，街边有人正推着车，车已被改装成养鱼的
玻璃格，里面有五彩斑斓的宠物鱼，女儿瞬间
被吸引，立马驻足不走了，并吵着要买几尾。作
为一位年轻的父亲，当然是顺水推舟满足女儿
的要求，就这样，鱼儿不经意间游进家里。

一开始，女儿充满激情，全心全意地照料
它们，每天念叨她的鱼，小心翼翼为它们加
水，稍有不周便寝食难安，甚至带到卧室和它
们同处一室，到鱼摊上买摊主推荐的鱼饲料
和辅料，给它们最好的生存条件。但和所有新
鲜事物易被淘汰一样，时间一长，女儿对鱼儿
的新鲜感逐日下降，照料它们的任务自然落
在我的身上。

不知不觉中，我成为“渔夫”。我开始学习
养鱼知识，关心每一只鱼的健康问题，密切留
意着鱼缸里的水质变化，往水里加盐、加食用
碱、加土霉素、加水质净化剂，定期换水，还适
时更换鱼缸，将鱼缸越换越大。研究各种鱼的
搭配问题，后来更是养上热带鱼。养热带鱼鱼
缸需要维持适当水温，冬天得上加热棒，鱼缸
成为家里最温暖的地方。

此前鱼儿正式入住家里时，我没感到有
什么异样，我跟鱼都没有发生过改变，鱼还是
鱼，我还是我，两种生物彼此独立没有什么交
集。但在一个早晨，我坐在鱼缸旁看书，突然
发现，不知何时起，鱼开始不怕我。本来鱼胆
子小，很怕有影子在鱼缸前晃动，只要有晃
动，鱼就会有所反应，后来熟悉了，我故意用
手在鱼缸啪啪地敲，竟然一点儿也没影响它，
鱼若无其事地游着，毫不觉得被打扰。我故意
加大手上动作，鱼还是不为所动，维持原样。
而我出门在外，即便没跟鱼生活在一起，鱼还
是长在我的心上，我会时刻想念它们，挂念它
们的一举一动，和家里人互动，也总会提到鱼
的事。走在街上，目光会不自觉地探向鱼店，
寻找新品种的鱼和新的饲料，抓住一切机会
和行家交流心得。其实我不抗拒女儿养鱼，大
概潜意识里也早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只是没
有契机而已。

很多养鱼人都认为鱼矫情，难养，这么
多年来，我的鱼缸里来过金鱼、银龙鱼、神仙
鱼、接吻鱼等。鱼类对水质的要求高，水质一
定要保持纯净，否则容易生病。有时，我也觉
得养鱼麻烦，每周固定一次打理鱼缸是体力
活，还耗时。鱼提供给我的情绪价值有限，我
却坚持养了二十几年，大概我看着鱼儿在鱼
缸里悠闲地游着，就会痴痴地幻想自己成为
它们中的一员，一直不愿意把养鱼的痕迹从
生活中擦去。

像只鱼儿
□涂添丁

空调温度

单位组织旅游，大巴里的空调一开，
王姐就不停喊冷，叫司机关掉。谁知返程
时，她却让司机把空调调到最低。

同事们实在冻得受不了，有人没好
气地问：“王姐，你怎么又不嫌冷了？”

“怎么不冷？”王姐哆嗦着说，“我买
了肉类特产，怕温度高了坏掉，只好忍耐
一下喽！”

讨价还价

小王在二手平台看中一套沙发，标
价3800元。他发消息：“可以便宜点吗？”

卖家说最低 3500 元。小王还是觉得
贵，不打算要了，习惯性发出“886”。

谁知，对方发来一个哭的表情图标，
说：“成交。”

属相问题

小李去旅游，售票员问：“你属猴吗？
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票。”

小李说：“我不属猴，但你得给我打
个对折。”

售票员问为什么，小李笑着说：“我
属猪的，是猴哥的师弟。”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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